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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中旬， 我应一家杂志之

邀赴福州参加一个活动 ， 住在榕城

文化中心区三坊七巷宫巷的聚春园

驿馆， 一个老宅改装成的旅馆。 这原

是清嘉庆二十五年进士、 山东代理巡

抚杨庆琛的故居 ， 上世纪四十年代

吴石将军亦曾居此 。 福州朋友说这

座民宅 ，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 ，

我只觉得这个有点沧桑的中式老宅，

具有时下现代化宾馆没有的幽静 ，

与我好静不好动的性格颇为投缘 ，

而它过往的历史 ， 似乎又适合我闲

来沉思遐想。

那天我们从平潭归来， 晚上傅兄

作东， 与一班新老朋友在文儒坊九号

品尝过正宗的闽菜， 喝了点酒， 已经

微醺， 同行中一个做拍卖的朋友说，

陈子奋 （1898-1976） 的故居就在附

近， 想不想去那里喝茶。

友人说的那个陈子奋故居， 也就

是陈子奋书画上题写的 “寄枝书屋”，

是他晚年的居所。

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知道陈子奋，

早先买过他的白描花卉册， 后来还购

藏过他的篆刻集 。 听说他的故居不

远， 兴奋不已， 首先响应。 我和陈先

生不在同一个时空里， 后来者能做的

大约就是追踪前贤往躅， 看看他生活

过的地方。

陈子奋的故居在三坊七巷南端安

泰河沿的桂枝里。 从文儒巷步行到那

里不到十几分钟， 门墙临水， 窄窄的

巷子， 大门顶端标着 “桂枝里捌号”，

墙上没有说明牌， 若不是熟人带路，

恐怕无法找到。

桂枝里捌号现在是一处茶舍。 门

墙收拾得干干净净。 走过天井， 映入

眼帘的厅堂显得气派， 正中摆放着一

张长条桌， 杂陈茶具盆景之属， 雅洁

宜人。 我暗自吃惊， 福州真是个了不

起的城市， 一个画家有那么好的居住

环境， 怪不得陈子奋一生创作了那么

多好作品。

十来个人坐下来， 刚才空空荡荡

的厅堂一下子显得拥塞。 茶佣给我们

沏上茶， 新老朋友手持茶杯七嘴八舌

聊开了。

我有点心急， 顾不上喝茶， 刚坐

下旋即又起身 ， 在屋里东转转西转

转， 很奇怪， 居然没有发现陈子奋画

室的一丁点踪影， 狐疑。 既是名画家

的故居 ， 为何没有一星半点遗迹 ？！

恰好这时友人卢为峰赶来， 他是福州

文史界有名的活辞典。 等不及他坐下

喝茶， 赶紧相问： 陈子奋的故居为什

么没有一点他的痕迹？ 为峰兄答： 陈

子奋只占其中的一间， 当时这里住着

四五户人家。 我这才想到， 那个时候

一个艺术家怎么可能占有那么大的房

子， 原来陈子奋除了艺术家的身份，

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 都只有逼仄

的空间。

为峰兄引我穿过厅堂， 跨过高高

的门槛， 来到最后一进靠右首的那一

小间， 这是我刚刚进来时兜兜转转看

过的 ， 大约只有十来平米 ， 倒是朝

南， 但窗外只有一个窄小的天井， 此

外就是一堵高墙。 为峰为我描述他当

年拜访陈子奋的情景： 推门进去， 屋

子最里边贴墙放着一张床， 桌子在床

边， 陈先生画画时坐在床上， 面对着

窗子 。 屋子里放着柜子 、 杂物……

虽然局促 ， 当时却高朋满座 ， 龚礼

逸 、 沈觐寿 、 吴味雪 、 谢义耕等文

坛艺苑的名流常常光临谭艺 ， 晚辈

林健、 方宗珪、 陈初良等亦时来请益

聆教。 我的眼前立马呈现出一个凌乱

且拥塞的空间， 墙皮剥落， 还有烟熏

的痕迹， 墙的空隙处挂着屋主人的画

与字， 屋子里的气味不怎么好……这

是一间集画室 、 客厅 、 起居室于一

体的房间 。 做饭则在南窗外那窄小

的天井里， 杂物堆积， 是个与人共用

的公共空间……同一时代 ， 远在上

海的那些名画家 ， 如陆俨少 、 张大

壮 、 来楚生 、 潘君诺等人的居所条

件也不如人意 ， 一张画桌既当饭桌

又当书桌……在如此局促的环境里，

那一辈画家从容挥洒 ， 许多精品就

出于那样的陋室。

许多年前上海一位美术史家跟我

调侃： 如今的三四流画家过得都比吴

昌硕阔气， 他们生活那样好， 却画不

出当年三四流画家的水平。

我站在陈子奋小屋前 ， 有点感

慨， 还有点酸楚。 历史总是这样， 以

无常的方式对待出现在不同时空里的

人物。 蒲华与娼妓为邻， 王一亭拥有

自己的大别墅 “梓园” ……绘画史却

忽略他们所有的生活细节 ， 不分贵

贱， 只以平视态度来打量他们和他们

的艺术。

陈子奋晚年生活在桂枝里， 很大

程度上和他子女有关， 据说其独子与

他断绝来往 。 我们眼里的著名艺术

家， 在子女那里只是一个脾气有点特

别的老头。 他的后人顾不到眼前的老

头是不是艺术史人物， 他们的目光无

法穿越现实触及历史。 我们都是尘世

中人， 从来摆脱不了来自现实生活的

干扰。

眼前的陈子奋故居修饰一新， 光

鲜靓丽。 华灯放出柔和的光， 簇新的

桌椅以及陈于案上的考究的茶具及精

致的盆景， 加上花几上青葱的菖蒲，

赏心悦目。 粉刷过的四壁， 在灯光下

泛着暖意。 再三张望， 只有左右两面

墙上挂着陈子奋花鸟四条屏复制品，

才让人联想起这个窄小的空间与陈子

奋有关。

友人吴昌钢有诗记那个晚上桂枝

里的茶叙：

古巷深幽夜色斓，

尚多闲客未知还。

经年墙瓦应依旧，

只觉新风不一般。

历史轻轻翻过那一页， 那个凌乱

嘈杂、 烟火气十足的空间如今旧貌换

新颜， 那是一代画人陈子奋曾经生活

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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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园弟子谢玉岑
徐建融

谢玉岑 （1899—1935） 是上世纪三

十年代海内公认的一个文艺天才， 尤以

词、 书、 画的成就最高、 影响最大。 其

词， 被誉为纳兰之后哀婉独胜； 其书，

以金文大篆被认为足可媲美缶庐的石鼓

文； 其画， 则被推为并世文人画第一。

当时的各种文艺社团和活动， 也多以其

为中坚的核心人物 。 以他的成就和声

望， 完全可以以职业化的词人、 书家、

画家或单独或综合地活动于世， 他却始

终以一介教师的身份 “传道、 受业、 解

惑 ”。 从 1925 年先后任教广州中山大

学、 永嘉浙江第十中学， 到 1926 年任

教上海南洋中学 、 1930 年任教中国文

艺学院， 再到 1932 年任教上海爱群女

子中学 、 1933 年任教上海商学院 ， 终

其一生 ， 文艺 ， 无论诗 、 词还是书 、

画 ， 在他都是作为业馀的几门爱好

“游” 之而已， 没有一门被他用作立身

处世的本职。

或曰： 谢玉岑之所以选择教师作为

自己终身的职业， 是迫于生计， 为稻粱

谋的一份稳定的薪资。 窃以为其说缺少

说服力 。 据 《近代金石书画家润例 》：

“1929 年教育部全国美展出品标价， 谢

玉岑八尺屏六条一百二十元”、 “1933

年书画价目， 谢觐虞三尺十三元”； 而

同期 “王师子三尺十元， 王个簃三尺八

元”， 其书画的市场价格高出当时不少

职业书画家甚多 ， 则如果选择鬻艺为

生， 其收入肯定在做教师之上。

不仅谢玉岑， 从寄园出来的人才，

包括名山先生本人， 无不以诗文、 书画

等文艺名世 ， 却没有一人以文艺处世

的。 这是颇为令人不解的一个现象。 直

到 2017 年， 常州博物馆举办 “风雅与

归” 的钱谢联展， 邀我作主题演讲， 才

“逼” 我花工夫对这个谜团作了自认为

还说得通的疏解。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 我们都是通

过文艺包括诗词和书画来解读谢玉岑包

括其弟谢稚柳， 并借此而认识了钱名山

和寄园 。 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 。 事实

上， 只有在充分认识钱名山和寄园的前

提下， 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谢玉岑、 谢稚

柳包括他们的文艺。

被誉为 “江南大儒” 的钱名山， 其

学问的根本是经史， 尤其是 《春秋》 和

《孟子》。 自然， 寄园的教学内容， 重点

也在经史而不是文艺 。 其弟子程沧波

说： “先生之学， 不拘名物训诂之微，

而宗文章义理之大者 。 故 ‘十三经 ’、

‘通鉴 ’、 诸子为寄园之正课 ， 而 ‘三

通 ’ 与 ‘宋元学案 ’ 附丽之 。 寄园之

徒， 无长幼贤愚， 谈 ‘二十四史’ 如数

家珍。” 今天还能见到的部分钱名山批

点 《寄园选录及窗课文抄》 即弟子的课

堂笔记和课外作业， 没有一篇是有关诗

词文艺的， 足证程氏所言不虚。 而钱名

山论 《春秋 》 义例 ， 在公羊的 “大一

统， 攘夷狄” 之间插入了四条： “重人

伦， 警僭窃， 正名分， 诛弑逆。” 这里

的 “正名分”， 不仅包含了对上下、 长

幼、 尊卑社会秩序的认识， 同时也包含

了对自己和自己所要培养人才的职业身

份的认识。

钱名山对谢玉岑的期望是： “当博

读古今书 ， 成大儒 ”， “志求温饱者 ，

非吾婿也”。 这段话的缘起， 是因为少

年谢玉岑入寄园一年后， 在一位族叔的

主张下考入上海的一所商业学校学贾，

而玉岑受浙东学派 “工商皆本”、 “士

行贾业” 观的影响， 以为 “天下贫病”，

救国 “以理财为急”。 常州学派的钱名

山却恪守士为四民之首， 当以志道弘毅

为任重道远， 力阻其步尘陶朱， 要他重

返寄园。

韩愈 《符读书城南》 云： “文章岂

不贵 ， 经训乃菑畬 。” 对于儒士来说 ，

文艺虽然可贵， 止于 “游” 之的馀事，

经史才是必须 “志” 之、 弘之的根本。

司马光认为： “经者儒之根本， 史者儒

之一端， 文者儒之馀事。” 与韩愈所说

完全是一样的意思。 而所谓 “文章” 或

“文 ”， 包含了多种体裁 ， 大略文以载

道、 诗以言志、 词以缘情。 则 “六经皆

史， 诸史皆经”， 文为经史之馀事， 诗

为文之馀事， 词又为诗之馀事。 夏承焘

先生的弟子吴战垒兄曾和我讲到， 年轻

时陪乃师拜访马一浮， 一代词宗， 竟对

马 “执礼甚恭如弟子”； 当时颇为不解，

后来才认识到两位先生间的关系， 正反

映了传统文化中经史与文艺的关系。 文

艺固可锦上添花， 但作为根本的锦却不

在文艺而在经史。

所以， 司马光编 “通鉴”， 以 “不

载文人 ” 为原则 ， “词赋等若止为文

章， 便可删去”。 其意有二， 一， 其人

止以撰写文章立身于这个社会； 二， 其

文仅止于文学抒情的意义而无关载道、

经国。 同时的刘挚诫子孙曰： “士当以

器识为先 ， 一号为文人 ， 不足观矣 。”

可为此下一注脚。

《宋史》 “文苑传” 序： “国初，

杨亿、 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 柳开、

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 。 庐陵欧阳修

出 ， 以古文倡 ， 临川王安石 、 眉山苏

轼、 南丰曾巩起而和之， 宋文日趋于古

矣。” 意谓宋朝文艺之盛， 功在欧王苏

曾 。 但文苑纪传 “海内文士彬彬辈出

焉 ” ， 却不载四人 ， 正因为四人并非

“止为文章” 之人。

《新唐书》 “文艺传” 序以韩愈、

柳宗元、 李翱、 皇甫湜为 “唐之文完然

为一王法， 此其极也”， 但同样不载四

人。 原因也正在 “夫子之门以文章为下

科 ”， 故文艺纪传 ， 但 “取以文自名 ”

亦即 “止为文章” 者， 而不取志道游艺

的儒士尤其是大儒。 四家之外， 在序中

列举的文艺成就卓著者还有杜甫 、 李

白、 李贺、 李商隐、 元稹、 白居易、 刘

禹锡、 杜牧等， 在 “文艺传” 中同样有

取有舍， 而取舍的标准仍在 “职于艺”

与 “游于艺” 之分。 序中还特别提到，

不同于志道者的立德、 立功， 文艺家的

立言 ， “天之付与 ， 于君子小人无常

分， 惟能者得之， 故号一艺。 自中智以

还 ， 恃以取败者有之 ， 朋奸饰伪者有

之， 怨望讪国者有之。 若君子则不然，

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 亦不一于立

言而垂不腐， 有如不得试， 固且阐绎优

游， 异不及排， 怨不及诽， 而不忘纳君

于善， 故可贵也”。 所谓 “文人无行”，

显然， 这也正是古今许多文艺才华高赡

的儒士热心于游艺却不愿意职艺的原因

之一。 顾炎武甚至认为， 韩愈如果不写

文学性质的诗文， 其 “原道” 的形象将

更形高大。

昔人论苏轼、 李白异同， 谓 “太白

有东坡之才， 无东坡之学”。 才者， 物

喜己悲以吟咏性情的才华， 更多地表现

于文艺的创作； 学者， 忧乐天下以经世

继圣的器识 ， 更多地表现为经史的涵

养。 所以， 区别于 “止为文章” 的李白

以 “日试万言， 倚马可得” 自诩， 苏轼

在 《上梅直讲书》 中明确表示对职业身

份的自我认定： 如能进入仕途， 则以周

公的 “功业” 为榜样， 尽心尽责于国计

民生； 如无缘于仕途， 则以孔子的 “行

实” 为榜样， 安贫乐道于斯文教化。 是

即 “不为良相， 即为良师”； 文艺之事，

不过 “志道 、 据德 、 依仁 ” 之馀的

“游” 之而决非 “志” 之的本事。

明乎此 ， 对寄园之学包括对钱名

山 、 谢玉岑的认识 ， 也就需要以经 、

史、 文、 诗、 词、 书、 画为序， 而不能

割裂了经 、 史 、 文 ， 单论其诗 、 词 、

书、 画。 盖前者关乎器识， 后者止于才

华， 弃其器识而赏其才华， 无异于买椟

还珠。 由于以器识为先， 所以， 从寄园

走出来的弟子， 不是供职于政府部门，

就是从事于教育工作。 几乎没有一个以

文艺为职业的 ， 不仅没有鲁迅所说的

“空头文学家”， 就是于文艺功力深厚、

声望高华的， 也不做职业文艺家。 为人

师表的钱名山如此， 弟子中如谢玉岑、

邓春澍 （皆从教 ）、 程沧波 、 王春蕖 、

吴作屏、 谢稚柳 （皆履职政府部门） 亦

如此 。 谢稚柳先生直到晚年还经常表

示： “绘画是我的业余爱好， 我的本职

是博物馆的征集 、 鉴定和研究工作 。”

虽然， 新中国成立之初， 谢先生曾担任

过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备工作， 但画院正

式成立之后， 他的编制却不在画院而仍

在原先的文管会、 博物馆。 归根到底，

正是体现了寄园之学对职业身份发基于

经史 “正名分” 的自我认定。

当然， 寄园的经史之学不同于今天

的经史之学， 它是落实、 融汇在学者日

常和常识的生活行为之中的， 而不是以

体系庞大、 逻辑缜密的著述填补学术研

究的空白。 换言之， 它是 “学养” 而不

是今天所谓的 “学术”。 论学术， 钱名

山的 《左传论 》 根本无法与今天 《春

秋》 学专家的皇皇巨著相提并论， 谢玉

岑更没有留下关于经史的专门文字。 然

而 ， 论学养 ， “春秋 ” 义例 ， 在钱名

山、 谢玉岑包括其他弟子的行为中， 以

及他们载道、 言志的诗文中， 则如龙光

牛斗， 正气浩然。

关于谢玉岑的事迹以及他的文、 诗，

因为为他的词、 书、 画所掩， 我们知之

甚少。 所喜近几年来， 他的裔孙建红世

兄不遗余力地爬罗剔抉， 所获甚丰， 通

过对其行为和文、 诗的认识， 玉岑先生

在我们面前的形象， 渐渐地也从以往所

见的哀婉悱恻的爱情、 词情所赋予的性

灵风雅， 转而呈现出豪迈慷慨的器识所

涵养的 “春秋” 风雅的另一面。 如其姨

父吴放题其 《秋风说剑图》 两绝所云：

东山裘马客， 年少自翩翩； 三尺青
萍剑， 摩挲到酒边。

甚向秋风哭， 长沙此志同； 男儿当
爱国， 热血一腔红。

准此， 仿昔人对苏轼、 李白所作的

比较， 我们也不妨对谢玉岑与纳兰性德

作一比较： “纳兰有孤鸾之才， 无孤鸾

之学。” 黄山谷评苏轼， 以为 “文章妙

天下， 忠义贯日月”， 移作对谢玉岑的

评价， 无疑也是合适的。 至于李白、 纳

兰 ， 纵以性灵的文章妙天下 ， 却未有

“春秋” 的忠义贯日月。 至此， 对于谢

玉岑包括钱名山、 程沧波、 谢稚柳等一

代文艺的宗师、 大家为什么不是 “职于

艺” 而只是 “游于艺” 的谜团， 一如开

两宋文风的欧王苏曾和极三唐文艺的韩

柳李皇之不入 “文苑 （艺） 传”， 也就

自然得到了破解。

值玉岑先生诞生 120 周年， 谨以此

小文作为纪念。

（纪念谢玉岑先生 120 周年诞辰学

术研讨会将于今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

在常州博物馆举行）

驿瞥鹤庆
陈圣来

也许云南惊艳之处太多了， 于是鹤

庆被淹没了， 而正是这种低调， 越发显

出她的静逸与素美。 她隶属于大理白族

自治州， 但又紧贴着丽江， 距丽江机场

仅 12 公里的路途。 那天夜晚， 我们在

鹤庆湿地边漫步， 乡村黝黑的天空中有

繁星闪烁 ， 但远处天际始终有一抹亮

色， 像晚霞尚未褪尽。 当地人说， 那就

是丽江机场的灯光， 他们因此将丽江机

场称为家门口的机场 。 丽江曾红极一

时， 至今还热度未退， 鹤庆依傍着热闹

的古城， 却依然默默地安卧在高原草海

湿地， 矜持， 羞涩。

我们是无意之中撞上她的———因陪

韩国几位民俗学教授去大理考察， 最后

造访非遗传承基地李小白的银壶工艺制

作坊。 工作坊坐落在鹤庆县草海镇三义

南自然村。 没想到， 这么偏远的小村庄

竟很富裕， 进村几乎每户人家都是深宅

大院， 三层楼的砖瓦房， 配一个很大的

院落， 院落里的花草打理得有滋有味。

李小白的工作坊就坐落在这群建筑中，

有很大的花园， 还有办公室、 陈列室、

工作室 ， 花园曲径将这些建筑连为一

体。 李小白的外甥小辉陪同我们， 这是

一个非常阳光的青年人 ， 只有 26 岁 ，

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初中毕业， 却

谈吐不俗， 无论是商业经营还是人生哲

学， 都能侃侃而谈。

他在他们工作坊的产品陈列室请我

们喝茶。 一面墙的玻璃柜里， 整整齐齐

排放着四十多款历年制作的银茶壶， 有

纯银的 ， 有银玉镶嵌的 ， 也有金银错

的 ， 姿态各异 、 玲珑剔透 。 李小白的

银壶以纯手工制作著称 ， 从一片银片

开始 ， 千锤万锤慢慢敲打出一个造型

别致 、 晶莹锃亮的银壶 。 据说真正敲

打出一个银壶需要 20 多万锤， 看那银

壶的形状 、 轮廓 、 线条 ， 你简直很难

想象这不是模压成型的 ， 而是靠人工

一锤一锤敲打成的 。 小辉说 ， 人工制

作的银壶和机器压制的根本区别在于

灵气 ， 机器压制的银壶捧在手里 ， 你

感觉不到它的生命律动， 它是死的， 是

一个物件而已； 而人工敲打的银壶， 你

会像捧着一个生命体， 它是活的， 有一

种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在里面， 就像意大

利的小提琴、 瑞士的手表， 只有手工的

才有味道 ， 才有品位 。 手工打造的银

壶 ， 倒茶的时候出水是一条水线 ， 决

不会散落 ， 宛如一条玻璃柱 。 小辉当

场给我们表演茶道 ， 用的杯子都是他

们工坊生产的银杯 ， 连托盘也是精致

的银制品 ， 更 “夸张 ” 的是他烧水的

水壶———是他们用同样工艺敲打制作

的纯金壶 ， 这把工艺精良的金壶金光

璀璨 ， 没有一点水锈和水渍 ， 价值二

十多万元 。 用金壶银盏的茶道 ， 是我

们生平第一遭。

工作坊的订单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

外， 络绎不绝。 我们参观了现场， 确实

都是手工操作， 标准的非遗传承。 那叮

叮咚咚的锤打声在花园里此起彼伏， 听

起来有一种音乐的韵律。 小辉还带我们

去了他们正在大兴土木的私家非遗中

心， 就在这条村路的尽头， 一幢楼房已

具雏形 ， 建成后里面有办公室 、 工作

坊、 展览厅， 还有培训基地。 门口要挖

一口池塘， 种满荷花。 英国一家老牌银

器制作公司已与他们签订合作协议， 也

将在里面设立机构。 边陲村寨的开放与

非遗， 令人欣喜。

午饭后， 我们去村头走走， 这里一

片都是生态保护区， 是国家保护湿地。

一片片， 一汪汪， 像湖泊， 星罗棋布。

远处黛山逶迤 ， 近处村宅错落 ， 树木

葳蕤 ， 阡陌交通 ， 一派秀美的田野风

光。 令人惊喜的是正值荷花盛开季节，

满湖满湖的荷花次第开放， 目不暇接。

我见过西湖的令人赞叹的荷花 ， 但那

气势与眼前的草海湿地的荷花难以比

肩 。 我们沿着田埂小径想深入至荷塘

深处， 但很快被湖面挡住， 没有舟楫，

只能远观了。

与荷花媲美的是这里湖面上的一大

片一大片的睡莲， 比之荷花， 睡莲显得

更娇小可爱、 雅致精美， 或嫩黄或粉红

的浅色花瓣， 精神抖擞地舒展着身姿，

捧出花蕊， 安安静静地躺在湖面上， 不

喧哗， 不争宠。

然而更为低调的是这里的特产水性

杨花 ， 这是长在湖里的一种水植物 ，

只有在云南清澈纯净的水中才能生长，

稍有混沌它便会湮灭 。 平时它花骨朵

露出水面 ， 三瓣花瓣 ， 纹理清晰 ， 洁

白无瑕， 玲珑剔透。 而植株隐在水中，

一枝枝在水中竖立着 ， 就像它的身体

飘忽在水里 ， 花朵则像它的脑袋 ， 探

出湖面 ， 追寻阳光 。 往往有阳光它就

露脸 ， 没有阳光就潜入水中 。 这可说

是非常忠贞的向阳而生 ， 称它为 “水

性杨花”， 实在有点冤屈了。 这种植物

喜欢群居 ， 密密匝匝地比肩而立 ， 那

星星点点的花朵洒满湖面 ， 宛如绿色

的丝绒上镶满繁星般的碎钻 。 而且水

性杨花能够食用 ， 口感嫩滑清新 ， 是

一道特色佳肴。

这里的湿地是自然生态保护区， 生

长着无数鸟雀 ， 湖面上不时掠过的白

鹭， 扑打着翅膀， 呱呱啼鸣着， 从绿色

的湖面上， 从粉色的荷花上， 从黄色的

睡莲上， 从白色的水性杨花上， 低低地

掠飞。 那翕动着的白色的翅膀， 使湖面

有了动感有了生气。 这些白鹭长期栖息

在这一片湿地 ， 在绿色的小树林里落

脚， 每棵树上都歇满了白鹭， 俨然 “忽

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小辉突然心血来潮， 向一家村民借

了一辆车头像劳斯莱斯样的电瓶游览

车 ， 载着我们一行在湿地间穿梭 。 阴

天， 云层很厚， 堆积在天边， 像棉花絮

一样与群山缠绕。 眼前， 湖光潋滟， 绿

波微漪， 树、 花、 房、 云、 山影影绰绰

地幻化在倒影里。 这种田野风光是一般

游览胜地难以寻觅的———静谧， 质朴，

寥廓， 天地间仿佛唯有我们这一群湿地

游子。

晚上投宿在隔壁新华村的国际生态

园———在鹤庆县真正出名的是新华村，

尽管李小白的银壶工作坊作为非遗传承

基地在三义村， 但新华村几乎全村都从

事银器制作， 各种银器的茶壶、 杯盘、

器皿、 雕塑和工艺品等应有尽有， 而且

村口开着各种店铺， 所以新华村有接待

宾客的客栈。 这是类似电影里看到的乔

家大院般的一座典型的白族大宅院， 里

面有三进， 每一进都有一座天井， 每座

天井都有一个大池塘， 围绕天井是两层

楼的带回廊的建筑 ， 雕花的凭栏和门

窗， 池塘里或睡莲朵朵， 或水性杨花星

星点点， 天井石卵子路面上闲散地摆放

着几把椅子， 客人可以品茗观花。 旅馆

绕后有木铺的栈道， 亭台楼阁， 小桥流

水， 既有白族的文化特色， 又颇具江南

水乡风情。

夜深人静 ， 本想像朱自清先生一

样， 踱出房去， 看看荷塘月色， 但那晚

少了朗月繁星， 天黑黝黝的， 只有旅馆

走廊里露出的昏暗的灯光， 于是也就收

了这浪漫的兴致。

“波间·松上”

七言联

（行草）

钱名山

谢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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